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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一个黄昏，一位名叫乐僔的和尚，

西游到了甘肃最西边、紧邻着新疆的敦煌的三危山下，当他

正要寻地投宿的时候，猛一抬头，只见山上出现了一片耀眼

的金光，霎那间象闪现出了上千尊的佛像。

他认定这是块圣地，就用化募来的钱，雇人在这里凿下

了第一个石窟。

不久，又有一位叫法良的禅师来到这里，也遇见类似的

神异之象，发下愿心，在乐僔窟边又开凿了第二个石窟。

古代的敦煌人，把开凿石窟、绘塑佛像视为一种可以实

现祈愿的功德，是可以“光昭六亲”“、道济先亡”的善举，因

此世世代代造窟成风。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

宋、西夏直至元代，一个又一个的石窟在这里不断地被修建

起来。这些洞窟，一般中央安置着佛像，两侧侍立着几群弟

子、菩萨、天王、力士，而窟壁则饰满着题材各异、色彩艳

丽的壁画。于是形成了一座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

宝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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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以来，敦煌就是中国通向西方的门户，是丝绸之

路的北路与南路的会合点。当人们从这里西出玉门关，踏上

神秘莫测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时，都在莫高窟祈求神灵保佑自

己一路平安。而当顺利归来之后，也在这里焚香还愿，表示

感激，因此香火鼎盛。

从元、明至清初，莫高窟虽不再有前代修建的盛况，但

它们仍是汉、蒙、藏各族人民朝拜释迦牟尼佛的圣地。十八

世纪清朝统一全国后，往来不绝的军旅、商贾、移民，早已

使莫高窟驰誉嘉峪关内外。

随着海洋交通的兴起，丝绸之路渐趋冷落。到了十九世

纪下半叶，丝路重镇敦煌已经衰败，莫高窟残破凋零。清代

末叶，莫高窟由南至北，分为上、中、下三寺，上中二寺相

连，位于南端，皆由喇嘛住持；下寺在最北端，与上中寺相

距约一里，已成道观，由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住持。

王圆箓是湖北麻城县人，早年因家乡闹饥荒，逃往他乡

谋生，辗转到肃州巡防军营中当兵，退伍后束发出家，在当

地做了道士，终移居到这里。他看洞窟年久失修，洞口又多

积沙，便发愿清沙修窟。

公公分、宽约在下寺有一个高约 分的小石室，现

号 号大洞窟的甬道，就象是在编为第 洞窟，它处在第

一个 年）开造，是套间。它原是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

当时 的僧人的禅窟。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河西一位名叫洪

（ 年）将原有塑像移去，贮藏莫高窟的年公元

经书文物。大约在北宋景祐年间，西夏占领敦煌之前（公元

年），莫高窟的僧人把历代的经卷、佛象画、佛幡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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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书等都放置在其中，用泥墙将它封闭了起来，上面饰以

壁画，从外表看不出什么痕迹。

以后，由于战乱和其他原因，原来的僧人都没有回来。这

个秘室从此无人知晓。

这样一直过 年。了近

这天，王 号窟甬道中道士和他雇来抄经的一个人清理

的积沙。积沙清除后，墙壁失去了多年以来的外部支撑力量，

随着一声巨响，北壁裂开了一条缝。

王道士用旱烟管在裂开缝的墙壁上敲了几下，墙壁发出

了咚咚的响声。他打开了这面墙壁，出现了一扇封闭的小门。

王道士打下了小门。

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小石室，里面一层一层堆满了古代遗

书、绢画及其他艺术品等数不清的珍贵文物。

这些文物之中，估计仅遗书就达四万五千多件，它们从

形式上说，大部分是写本，写本多为手卷形式，就是将数张

纸粘连成一长形横幅，再用木轴卷起，古代也称为“卷”，也

有用从九世纪后出现的折叠成册的蝴蝶装、梵夹装的，除写

本外，也有稀世罕见的雕版印刷本以及少量拓本；从文字上

说，有汉文、藏文、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

文等；从时间上说，据可考的纪年，最早的是魏高贵乡公甘

年），最露元年（公元 晚的记录是宋咸平五年（公元

从内年），相当于自魏晋到宋初八百余年的历代文书 容上说，

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佛教文书，其余的包括官文书、四部书、道

教典籍、摩尼教典籍、景教典籍、社会经济文书、俗文学作

品与童蒙读物等，既有社会科学资料，也有自然科学资料。

专家告诉我们，这里的只字片纸，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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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哪怕就是一页白纸，起码也是一张宋纸，堪称文物，

更无论文书中包含着大量有重要研究价值的信息。而对中国

文化有着深入体察的日本作家井上靖则断言：要真正理解这

些对世界文化史所有领域都将产生影响的宝物，恐怕还需要

相当长的岁月。

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莫高窟藏经洞。

惊人的发现！

时 是在 年 月 日。

年，这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黯淡无光的旧历庚子而

年。

翻开史书，我们看到的是这样触目惊心的记载：

年　　庚子　　光绪二十六年

五月英、法等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下诏宣战。

六月　　　　联军犯天津，旋陷天津城。

七月　　　　联军由天津北犯，逼北京。慈禧太后挟德宗出走，

经居庸关、宣化、大同、太原，至西安。联军入北京，四出

焚杀淫掠。

八月　　　　命庆亲王奕 与各国议和。俄兵陷齐齐哈尔，嗣

占东北三省。

九月　　　　李鸿章奉命至北京与各国议和。

十一月　　　　李鸿章等与各国议商讲和大纲十二款，大致为

惩办“祸首”，向德、日道歉，停止输入军火二年，停止义和

团杀害洋人区域考试五年，许各国留兵卫使馆及分驻山海关

等处，赔偿兵费四亿五千万两及赔外国商民损失。派醇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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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侍郎那桐分赴德、日道歉。前后杀各国指名之毓贤等

大臣。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内

容，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写下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敦煌

遗书与甲骨文、汉简、大内档案被并称为中国近代四大学术

发现。这本是中华民族的大幸。但由于它的发现是在这样的

一个年代，却又隐含着难以逆料的大不幸。

年，匈亚 德利地质研究所所长拉斯约 洛克齐深

入我国作地质考察，来到敦煌，莫高窟艺术首次被外国人窥

视。 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洛

克齐向英、德、法、俄等国的学者报告了敦煌佛教艺术的精

美辉煌，盛赞莫高窟的壁画雕塑之美“冠绝东方”。

他的话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注意。

会场上有个双目阴沉、个子矮小、紧抿着薄嘴唇的人，听

得尤其入神。

他刚在会上作过一个精彩报告，回顾了他不久前在中国

新疆地区的为时一年的 件左考察经历，从那里他获取了

右的文物。但是他错过了去敦煌，去莫高窟，这真是一个不

小的遗憾 一个必须弥补的遗憾！

他叫马 奥莱尔 斯坦因。克

敦煌，这方佛教的圣地，这座文化的宝藏，面临着一场

空前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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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东西，仅仅只花了我一百三十英镑

要知道，仅仅一片梵文贝叶 的古董就写经和一点别

可以值这些钱了。

斯坦因致艾伦信

他显然是这个会场上个子最小的人，但是与会的各国同

行们谁也不敢小觑这个一 的矮子，因为他们公认他是米六

这个领域里的巨人，他们中有人曾这样来表达对他的推崇：

“斯坦因博士第一锄掘下地去，就已经使自己成了一个大考古

学家。”

他出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里，读大学时师从

大名鼎鼎的古印度文字学权威比勒，专攻古代语言和中亚研

世纪的究。比勒曾对现存最早的古印度史著作、写于 《克

什米尔诸王年表》进行考证，但当他好不容易在印度探访到

了这部著作的原稿时，原稿的主人却不肯让他细读，使他的

研究不得不半途而废。作为他的高足，斯坦因有志去完成老

一　　英　　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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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耿耿于怀的未竟之业。那时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

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前往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留学，并在后

来入籍英国。他掌握了多种东西方语言，但是有一门对他来

说至关紧要的东方语言却没能下够功夫，让他后来每一想起

就 那就是汉语。懊悔不已

他如愿以偿地在印度谋到了职业，又如愿以偿地借助他

担任院长的东方语言学院一位学生家长在当地的势力取得了

他老师没被允许细看更没本事到手的那部珍贵手稿，最终完

成了对它的校勘翻译。

是的，在以后的很多事情上，他都能够如愿以偿。凡是

立下了的目标，就要不怕一切险阻、不惜任何代价地去达到，

这就是他的信条。他终身没有成家，这使他可以更随心所欲

地以四海为家，可以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的野外或帐篷里无

牵无挂地连续工作。他的后半生都是在不停地跋山涉水、餐

风露宿中度过的。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说去就去，别人不敢

做的事情他说做就做。在对西藏高原的一次勘测中，他冒着

摄氏零下二十六度的高寒登上了两万英尺的冰山雪峰，代价

是右脚上从此不再有一个完整的趾头。当从医生那里知道这

严重坏死的脚趾的切除并不会对他以后的远足造成实质性威

胁时，他就感到了无上的欣慰与满足，而对肉体痛苦完全不

屑一顾。在前后三次长达七年的中国之旅中，他的行程共计

约二万五千里，劫走了用一位英国人的话说是“足以装满一

个博物馆”的中国文物。他的远征兴致在他退休之后也没有

丝毫的减弱，直到八十一岁那年他还动身前往阿富汗考察。这

一次他没能捞回来任何的遗物，反而搭进了自己的遗体，他

不安定的灵魂总算在那里得到了永久性的安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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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足迹踏向哪里，哪里的遗址古迹就厄运临头。他曾

坦率地向一个朋友供认说，斯坦因“是极其阴险毒辣的”。他

掘掉了无数座的中国古墓。人们能在今天的大英博物馆看到

斯坦因在中国发掘的物品中，有一块小孩的手骨，抓紧了一

卷东西，这卷东西到现在还没能取下来打开，但手骨显然是

在手腕处被斯坦因折断后带走的。 年他就在新疆发过一

次横财，现在，他那鹰隼般的目光，又转向了敦煌。

年初春，斯坦因临近了敦煌，这时他已在新疆地区

活动了一年，其间他剥过壁画、盗过塑像，但洛克齐所说的

只有莫高窟的壁画塑像才“冠绝东方”的话时时响在他的脑

际，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地方。而在这里他听到了另一

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几年前在那里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古

代藏书室，里面有大量的古写本和其他宝物。

在喀什时，驻那里领事馆的官员马卡尔特尼推荐给他一

个翻译，这个人叫蒋孝琬，精明干练，能说会道，从不放过

向洋人摇头摆尾、自我推销的机会。在有这种机会的时候，他

总能表现出比在中国衙门时远过十倍的热情与忠诚。

日，斯坦因来到了莫高窟“。我第一月 次匆匆往访千

佛洞，便看出那些石窟寺虽已明显颓败，但在实际上却仍是

真正的拜祷之所。”要动这里的壁画和塑像，恐怕不像别处那

样方便。蒋孝琬打听的结果，说王道士外出化缘去了，藏经

洞的发现已经上报兰州中国总督，得到命令就地封存，藏经

洞的门口已经安上了加锁的木门，钥匙则牢牢地掌握在道士

手中。寺内只有一个西藏喇嘛，在谈到这些情况后，他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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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收存的一个写卷拿了出来。

这是一卷中文佛经。斯坦因虽然不知道它的内容，但从

纸质墨色他可以判断出：这是真正的唐代写卷。

传闻被证实了。

斯坦因心荡神驰。为了表示答谢，并为下一步的行动创

造方便，他准备给这个喇嘛一笔酬金。但蒋孝琬及时阻止了

他，指出数目多了反而容易引发对他们动机的怀疑。斯坦因

采纳了他的建议，就给了喇嘛一小块白银了事。他立刻发现

这已足够了：“从这个年轻喇嘛的脸上所表现出的满足的神情

来看，不管敦煌人有什么别的缺点，但他们却没有使穷和尚

们养成坏的毛病。”

王道士短时间不会回来。斯坦因决定先去周围对古长城

遗址及烽燧作调查，并盘算如何将这批宝物弄到手的计划

日他返回了莫高月 窟，正赶上当地群众在这里举行

一年一度的庙会。他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对佛像的热烈的

崇拜。他这样写下当时的心情：“我更加小心翼翼。这里虽然

有丰富的机会，不少的遗物，可以拿来作佛教美术研究的材

料，然而开始还是以限于考古学方面的活动为妙，只有这样

才能不致激起民众的愤怒，酿成实际的危险。”

看来，要动这里的佛像风险过大了，但“那时我又有一

种希望浮在心头”，斯坦因把目标集中转向了藏经洞的文物。

为了免得引起众人的注目，也为了进一步制定对策，他决定

庙会期间不在莫高窟逗留，先回县城避避风头。

一个星期之后，斯坦因卷土重来，并扎下了帐篷。来者

不善，他准备在这里打持久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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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早已回来了。尽管斯坦因知道兰州政府已有将藏

经洞遗物封存的命令，但要给王道士留一个他来取走这些遗

物是得到官府允许的印象并没有太大的困难，他的车上有一

面清朝官府盖了印记的黄旗，标明他的身份是大英帝国所属

“印度教育大臣”，而蒋孝琬本人又在衙门混迹多年。所以当

斯坦因听到道士自奉甚俭，正在全力募化以修建道观时，根

据以往的经验，他便首先考虑采取金钱攻势。

但他立刻发现此路不通，“我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

他的寺院，还不足以胜过他对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众怒的

畏惧，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本来藏经洞遗物的发现，在当

地是“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也成为崇拜的对象，

一个外国人要染指已是非份之想，更何况是收买。斯坦因也

看出道士“对中国相传的学问一无所知”，企图以考古学为理

由来说服他展示乃至出让这些遗物也是对牛弹琴。

还得另打主意。

只好慢慢向道士套近乎。一时看不到藏经洞，斯坦因便

来到道士还未修完的道观里东张西望。在走廊上，他看到了

新绘上的显然是取材于《西游记》的组画，内容正是唐僧赴

西天取经的故事。他敏锐地察觉这个道士与不少他以前遇到

过的中国人一样，对玄奘有着由衷的敬仰

他是对的。中国民间受到那部伟大的神魔小说的影响，已

把齐天大圣孙悟空当作了一位道教神灵来供奉。所以王道士

对这位孙大圣的师父有着异乎寻常的崇拜。

斯坦因抓住这个时机，要从这里打开缺口。他与王道士

大谈起玄奘来，说自己就是因为崇奉玄奘，所以才循着他的

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来到这里的，而目的也象玄奘从



第 11 页

四大取经一样，要来看看由你保管着的那些佛经，并许愿将

出资在洞窟中塑一座玄奘像。蒋孝则不停地从旁煽火“。到末

了我们成功了，这要归功于蒋师爷的谆谆劝谕，以及我再三

表露我对于佛教传说以及玄奘的真诚信奉。”

当天晚上，蒋孝琬来到了斯坦因的帐篷里，兴奋地从衣

服底下取 王道士终于答应借一些卷子供他们出几卷写本

研究，并强调要绝对保守秘密，而这也正是斯坦因所希望的。

他们摊开卷子，斯坦因判定这是很古老的经文，而蒋孝

琬则意外地发现卷子上都标有“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的字

样 它们全是玄奘当年从印度带回并译成汉文的佛经。

这个发现令斯坦因和蒋孝琬都感到愕然：这实在是太凑

巧了，难道真是玄奘的魂附在斯坦因身上了？

这种效果正是斯坦因求之不得的，既然道士对神所深怀

的恐惧不能从反面消除，那么现在正好从正面加以利用。蒋

孝琬迫不及待地把这件事告诉给王道士，并解释说玄奘在阴

曹地府里选择这个时刻把这些佛经显示给斯坦因，就是为了

让这位信徒和追随者能把它们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道士完全被吓懵了。现在他对斯坦因与玄奘的因缘深信

不疑，态度变得非常积极，终于带着斯坦因和蒋孝琬来到了

藏经洞前。

木门被打开了。

尽管斯坦因对藏经洞的收藏已经耳熟能详，但在那一刹

那，他还是感到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实际上，这个让他感到豁然开朗的堆满了如山的文书的

洞窟又狭又黑，他们两人挤进去都非常困难，更不必说在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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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工作了。王道士把他们安排在就近的一所屋子里，用帘幕

遮起来，以防外人撞见，然后将卷子一捆捆抱了出来，供他

们观看选择。

斯坦因一卷卷翻着，他已完全明白自己以前在各地得到

的那些令他骄傲的文书，从各方面说都无法和眼前的这些卷

子相提并论。由于这里气候干燥，再加上密封后隔绝了任何

水分，这些卷子得到了最完好的保存，他推测它们跟“刚藏

入石室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异”。

特别使斯坦因高兴的是，在其中有一个用坚韧的画布包

着的大包裹，打开一看，竟是好几百幅以佛教为题材的古画，

大部分都画在绢上或布上，斯坦因告诉人们说，它们“色彩

和谐，鲜艳如新”，你“随便挑出一幅，都是画的很好的人

物”，是“唐代美术最好的遗物”。

他发觉道士对这些艺术品比那些古文书看得更无所谓一

些，于是便把最好的画挑选出来放到一边，说要“留待细

看”。现在他竭力告诫自己决不能喜形于色，无论如何要装出

这些无价之宝都是不值一观的废物的样子来。后来他作了这

样自鸣得意的回忆：“这种克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对于这种遗

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了一点”，于是他轻而易举地得到

了更多的绢画与绣品。

次日他和蒋孝琬又看了一天，到了半夜，蒋将一大捆斯

坦因要“留待细看”的文书与艺术品搬进了斯坦因的帐篷。这

样一连“又搬了七天，所得的东西越来越重，后来不能不用

车辆运输了”。

“随着查点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认识到那间秘密书库的

价值。道士源源不断地将古文书搬来，随着一捆捆地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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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我也越来越兴奋，已经无法再装出镇静的样子来了。”

但斯坦因还不过瘾，他要求王道士把所有的遗书都搬出

到藏经洞外的甬道上，以便他作更彻底的挑选。这样做既劳

累，又容易被人发觉。起初道士不肯应允，但在斯坦因的劝

诱下，再一次作了让步。

“王作出了越来越多的让步，而我们也密切注意，不使他

有更多的考虑的时间。”斯坦因向王道士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心

战术，他授意蒋孝琬去做说客，一是表示他将捐给寺院一笔

功德钱；二是劝说王道士积下阴功，就象玄奘当年从印度取

回这些经卷那样，让他把这些佛教经卷再带回佛教老家印度

的圣寺去，以真正体现道士对玄奘的虔敬，并愿意支付四十

个马蹄银来买走所有的库藏，如有必要还可再翻一番，而有

了这笔钱，道士就可以将寺庙顺利修完，即使因事情败露在

敦煌呆不下去了，他也可以带着这笔钱回老家去安享晚年。

而要将这个要求太过份了。给他部分遗书是一回事， 它

们全部卖光是不堪设想的。本地人虽然不知道这些遗书的真

正价值，但都视它们为“神物”。王道士毫无离开敦煌的打算，

这些日子他既不敢抗拒玄奘显灵的威力，又对遗书的短少会

不会引起当地施主的愤怒感到担心。现在斯坦因得寸进尺的

要求更使他胆战心惊。

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两天，还是毫无结果。斯坦因越

诱迫，道士就越感到恐惧。

第三天一大早，当斯坦因踏近藏经洞时一下就傻了眼：甬

道里已空空荡荡，花了一星期陆续搬出来的遗书顷刻之间踪

迹全无，石室的木门重新被锁了起来，而道士则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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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被道士的反常举动弄得不知所措，不知道道士葫

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也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命运。

这一夜，他没有合眼。

好在为数不少的遗书与艺术品已经到手，为了防止再发

生难以意料的变故，他决定把它们转移到自己的秘密临时仓

库中去。在悄无人声的黑幕中，蒋孝琬和斯坦因的两个随从

偷偷地连续干了两夜，完成了全部的搬运工作。

斯坦因的焦虑是多余的。

一星期后，王道士回来了，原来他去了敦煌县城，一边

化缘，一边试探，当知道他与那个外国人之间的秘密并没有

被泄露后，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事情变得非常顺利，卷子一捆捆地被送到了斯坦因手里。

而斯坦因考虑到道士的脾气与运输的困难，也就不再坚持将

藏经洞一倾而空。

所 月有到手的文物都经过精心的包装。 日，斯坦因

带着由骆驼、马匹和新增添的每辆由三匹马拉的五辆大车所

组成的浩荡队伍，离开了莫高窟。

他还不肯离开中国，又去安西、南山山脉继续他的考古。

过了四个月，他回到了敦煌县城，又派蒋孝琬在夜间去莫高

窟，施展手腕，使王道士“慨允蒋师爷代我所请，送给我很

多的中文同西藏文写本” 捆，用四头骆驼运，这些写本共

回了营地。

十六个月后，斯坦因在敦煌莫 箱遗书、高窟所得的

箱文物，除少量的因印度箱绢画绣品共满满 政府承担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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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活动经费而按约留在印度之外，其余的都平安抵达伦

敦大英博物馆。

这些文物中，仅那批绢画，他们组织的专家小组就整理

了七年；至于为数浩繁的文书经卷，不算那些残篇散贡，仅

将其完整的部分编为详目，则耗费了他们的一位学者三十八

年的时间。

箱文物的作为这 交换，斯坦因向王道士捐助了马蹄银

四个，每个五十两。

然而在后来演讲与回忆录中，斯坦因却冠冕堂皇地一再

声称：王道士“他得到了很多的马蹄银，在他忠厚的良心以

及所爱的寺院的利益上，都觉得十分满足，这也足以见出我

们交易的公平了”。

他只肯笼统地说支付的马蹄银“很多”，而不肯提具体确

数，因为这笔交易“公平”到什么程度，他心里很清楚。

他在去安西途中给友人艾伦的一封信被保存了下来。在

这封私人信件中，斯坦因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作了这

样得意的自供：

所有这一切东西，仅仅只花了我一百三十英镑。要知道，

仅仅一片梵文贝叶写经和一点别的古董就可以值这些钱了

斯坦因在中国的劫获轰动了整个英国，也震惊了世界。

《泰晤士报》宣称“：任何一个考古学家都没有作出过比这更

多的惊人发现。”在斯坦因返回英国的第二年，英王亲自接见

了他并给他授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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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荣誉，向斯坦因纷至沓来：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颁赠金质奖章，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颁赠金质奖章，

英国牛津大学颁赠荣誉博士学位，

英国剑桥大学颁赠荣誉博士学位，

比利时科学院选举他为名誉院士，

由印度总督和学术名流等十二人组成的俱乐部选举他为

会员，

印度总督授以爵位。

另外，他后来还得到过由法国、瑞典、美国等国的地理

学会和古物学会颁赠的各种奖章。他的祖国匈亚利还授给他

一个功勋十字架和一枚特制荣誉奖章。

师爷蒋孝琬也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奖励：当上了英国驻

喀什领事馆的中文秘书。

为了谋取个人实惠，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同时贱卖自己

这的人格，反而心安理得，在同胞的面前自鸣不凡 类洋

奴乃至汉奸，至今犹未迹绝！

时隔七年，斯坦因第三次进入中国探险，重游了莫高窟。

这时，藏经洞的遗书经过了继他之后来这里的外国探险家的

掠夺，余者名义上大都被解进京。但由于北京所拨经费绝大

部分都未能落实到窟寺中，王道士没有将库藏尽数上缴，很

大一部分被他私藏起来。而在运送途中，由于押解者的玩忽

职守，又有不少流散民间。斯坦因除去其他收集到的外，又

从王道士手里 件共得到了 大箱的卷子。而这时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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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比当初精明了一些，“所以最初他坚持按每一手卷论价，这

就 年相当于 月蒋师爷出马的那个场合所付给的四

倍。这样看来，似乎是太贵了。但这批手卷几乎都是大型的，

而且保存十分良好”。

经过压价，斯坦因捐出了五百两白银。他感到占的便宜

怎么也比不上前一次，不禁对随行的后继师爷的“呆板而不

圆滑”深表不满，无限怀念起蒋孝琬在与王道士打交道中

“牢牢掌握时机”的手腕和“无穷的机智灵活”，更赞赏他在

为自己效忠时“热情横溢”的走狗精神。

不通汉语的斯坦因，要是没有蒋孝琬做他的拐棍，那么

在对敦煌文物的诈掠中也许不会这么顺手。可他偏能在中国

找到了蒋这样的帮凶，以至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这也实在

是我们的不幸。

但要是斯坦因自己通晓汉语，不必借助于蒋孝琬之流，他

也同样可以得手，甚至还会因为内行，下起手来更准更狠。这

样退一步想来，又是不幸中的小幸了。

但就是这个可怜的庆幸 斯也过早了，大不幸发生了

坦因前脚刚走，紧跟着就真的来了这么一位具有让斯坦因羡

慕的“渊博的汉学知识”的非常精通汉语的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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